
一切都从早
晨开始。

浅春。明净
的阳光下，古老的
大地有一种沉睡

的气质。空气中飘荡着常绿灌木沉迷
的香气。

出城，拐过几个弯就到了冬瓜山
铜矿——这是我们这群外地作家此行
心心念念的地方。进了综合楼贵宾
室，我很是纳闷：搞得这么隆重啊，还
沐浴更衣？陪同我们的采矿工区宋
副区长一本正经地答曰，必须的！我
们每人穿了身黄色的工作服，头戴安
全帽，脸套防尘口罩，脚穿高筒雨靴，
腰间系着沉甸甸的氧气自救器和手
电筒。全副武装后，大家面面相觑，
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我们既好奇又
紧张，还带点儿兴奋。相互调侃着：
你是来搞笑的么？你不是神剧中那
个配角么？

笑归笑，一千米的地下到底长什么
模样？大伙都是新媳妇坐轿——头一
回，都没下过井。

看过矿情片和安全教育片后，我们
走进了井口，来到候罐室。不一会，罐
笼来了，我们依次上罐。“要下千米深井
了，注意抓牢扶手！”我跟着宋副区长，
就像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渴望得到新
鲜事物的领引。

时光，仿佛沉淀到了幽暗的底

部。坐着矿井“电梯”，徐徐进入到
大地的深处。当“电梯”一层一层
下降时，通道里不时透出灯光来，
原来“十八层地狱”也如同地面上
的楼房啊。

有时，遇到没有灯光的路段，幽
深漆黑的山洞里，与世外隔绝，不知
东南西北，不知身在何处，耳边只有
咣当咣当的声响。

终于，“电梯”停下了。我们从正
52米井口下至负730中段巷道，然后坐
勇士皮卡通过斜坡道至负930米中段。

进出矿井的洞口深浅莫测，一条条
巷道穿行其中。耳畔传来哗啦啦的流
水声，原来是路旁的排水沟。宋副区长
说，别小看这些巷道，总里程有1000多
公里呢！

“井下是怎么送风的？”我突然想到
了这个问题。

“在巷道里，大家都觉得呼吸正
常，是因为有风机送风。在井下，没
有粮食和水可以凑合几天，但不能一
分钟没有空气。”宋副区长解释得颇
为认真。

千米深的铜矿开采区，宛如“地下
城”，不仅有很多交通作业车辆，路口还
有红绿灯。我们看到了那些巨大的机
器，如电动铲运机，它们静静地等待着
下一次的“出征”。

好家伙，面前这个“巨无霸”，车轮
直径就达两米以上。作家们纷纷靠上

前和铲运机合影。人在旁边，滑稽得如
同一只螳螂趴在巨大的石碾上。宋副
区长介绍，一台铲运机，成本需上千万
元呢！此话一出，令人咋舌。

“我们去负980米中段，看看电动
铲运机怎样作业的？”采矿工区宋副区
长带我们沿着幽深的巷道向矿井深处
进发，只见纵横交错的巷道里灯火通
明、人影晃动，凿岩机的撞击声、铲运机
的轰鸣声不绝于耳。

轰！轰！轰！巨无霸开过来了。
我发现，铲运机尾巴吐着又粗又长的电
线。它张着一张血盆大嘴，一口就吃下
去20吨矿石。好胃口！

灯光下，一块块隐藏着五彩斑斓的
铜矿，亮晶晶的，似乎在向我们眨着眼
睛，可爱极了。听说每人可以捡两块带
回家，留作纪念，正中我们下怀！大伙
都大大方方地淘起了宝。那一瞬，我们
赚得盆满钵满，“富翁”的感觉既真实又
虚幻！

在我们回到井口的时候，“营养班
中餐”已配送至井口。“我们的工作餐很
不错，荤菜、素菜，一样不比家里少。”宋
副区长笑着说。

他还介绍，采矿区里，工人们分工
明确。矿工们换的衣服，有专人负责
清洗，每个工人都有自己的姓名牌。

在罐笼里，我站在一个下班的矿工
旁边。看着他略显沧桑的脸庞，我小心
地问：“师傅，你是安徽人吗？”

“是的！”他爽快地回答。
“你在矿上干了几年了？”
“十五年了！”
“长年在这么深的地下工作，适应

不？”
“没事，习惯了。”他笑笑。多实诚

的矿工师傅。
冬瓜山铜矿的工人，这些默默无

闻的普通人，他们挥洒着汗水和泪水，
在艰苦的环境中辛勤耕耘。他们很少
成为舆论的焦点，甚至可能被大众所
忽视，但正是他们，在最艰难的岗位
上默默奉献，毫无怨言，一座矿山就
涌现四位全国劳模；也正是他们，在
延绵的群山之中，打造出一座现代化
一流矿山……

半天的走马观花，尽管是管窥一
斑，我还是强烈感受到矿山带给我是震
撼：层层叠叠的采矿区，纵横交错的巷
道，像个镂空的地下雕塑。不，冬瓜山
就是一个用血汗和生命凿成的雕塑，无
与伦比的雕塑！徜徉在地层深处，宛如
触摸皖江大地的脉动，我的心跳在加
速。冬瓜山，再一次让我听到了大地深
处的回响……

走出井口，站在明晃晃的太阳下，
呼吸着新鲜的空气，看着青山和绿树，
是那么的鲜亮诱人，一股幸福感突然袭
上心头。

（陈利生，杭州市临安区作协主席）

□陈利生

大地深处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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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片生长着茂盛的土地

它被红色的血液浸染

从土地里生长出的每一个生命

都有一种昂首向上的姿势

我的生命是由这片土地孕育

在我的体内，红色的血液仍然在涌动

每一次，当这片土地需要我守护的时候

我将胸膛挺得笔直

让自己站立成无法撼动的雄伟

我想告诉你，我的骨头也是红色的

要么，让它变成一面鲜艳的旗帜

要么，让它在前进中燃烧

纵然在我倒下的时候

也会将自己的红色还给这片土地

我的骨头和我的血液

必将继续滋润这片深爱的土地

那些从我的土地上奋勇向前的

是我不死的灵魂

我将昨天，今天和明天

都交给了这片红色的土地

在每一个轮回中

我的骨头都是一盏红色的灯塔

□杨勤华

我的骨头是红色的
母亲是无为开

城人。我对无为的
认知，深受母亲影
响。上世纪 60年
代初，她被迫背井
离乡，直至2015年

离世，都再未能踏上那片令她魂牵
梦萦的故土。铜陵与无为，隔江相
望，直线距离不过几十公里。然而
这咫尺之遥，竟成了母亲此生难以
逾越的乡愁。

孩提时，从母亲无数次的讲述
里，我得知她的家乡地处河道集市，
南来北往，人流熙攘，往昔曾是繁华
之地。祖上经营油坊，家境也算殷
实。后来家道中落，年仅十四五岁
的大舅愤然投身新四军，家中因此
也饱受牵连；那时桂系国民党军横
行乡里，鱼肉百姓，战火纷飞；母亲
小时候，便常随家人跑进一个叫周
家大山的地方躲避战乱的侵扰……

解放后，新中国百废待兴，家乡
无为的日子过得艰难异常。上世纪
60年代初，母亲如同逃荒一般，来到
铜陵讨生活。我稍大些时，记得那
时常遇到操无为口音的人前来乞讨
或求助。母亲总会竭尽全力施以援
手，其间总不忘细细问起家乡的人
和事。那时，我总觉得无为既遥远
又贫穷落后。后来，信息渐通，才知
晓无为同样拥有诸多出彩之处：比
如全国最大的木材交易市场、遍布
的铜材加工企业、优质的稻米生产、
闻名遐迩的高素质保姆队伍……我
渐渐感到，故乡在变革中已然焕然

一新。
母亲一直渴望我能陪她回无为

走走、看看。我却总以工作繁忙、来
日方长为由，一拖再拖。直至她突遭
摔伤，后来神志渐昏，归乡之愿终成
镜花水月。这成了我心中永久的憾
事，如今想起，仍满是彷徨与内疚。

2025年夏至的第二天,恰逢周
末，与妻闲谈，我忽生去周边走走的
念头。无为，自然而然地成了首选,
我潜意识有种替母亲寻梦乡愁的冲
动。未做详备攻略，我们便驱车出
发，先后探访了米芾祠、无为博物
馆、黄金塔与戴安澜故居。

如今的县级无为市颇具现代气
息，街道整洁，规划有序，老城与新
城交相辉映。位于城中心的米芾
祠，本是无为的标志性名片，其挖掘
与保护却略显不足。稀落的游客，
围着一池水、几座假山和几间略显
破败的仿古建筑转悠。抬眼望去，
四周高耸的民居环绕，米芾祠的清
幽景致，难以尽情展现。

2023年崭新落成的无为博物
馆，展品颇为丰富。四个展区以无
为历史脉络为主线，重点呈现渡江
战役、撤县设市等重大事件，对家乡
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那些熟悉的
场景、故事与事件，仿佛又将我带回

母亲身旁，听她娓娓道来无为的沧
桑过往。

中餐在一个叫品鱼轩餐馆解
决。鱼米之乡，吃鱼自是首选。可
惜偌大餐馆，食客寥寥，以至我和妻
子都不好意思多添几道菜。

黄金塔矗立于市郊结合部。这
座北宋遗构，虽经现代修缮，其主体
骨架依然保存完好，在历经战乱的
江南地区实属难能可贵。木砖混构
的塔身挺拔凝重，层檐之间有绿树
葱郁，微风中枝叶轻摇。妻子叹
道：“这是岁月的见证啊！”

回程路过洪巷乡练溪社区风和
自然村，寻访了戴安澜故居。作为
国共两党共同敬重的历史人物，其
意义非凡。故居及纪念广场已是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仍有诸
多需完善之处。

归程短促，时光飞逝。驾车间
我不禁思索：为何母亲与我当年，总
觉无为是那般遥远？是岁月的阻
隔，生活的奔波，在游子与故乡间划
下了难以逾越的鸿沟？抑或是那份
深植心底的乡情，让故乡显得既遥
远又神秘？但无论如何，无为，是母
亲与我血脉中始终无法割舍的根
脉。它在我的心中，既远在天边，又
近在眼前。

□谢中建

寻梦乡愁的无为情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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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云之南，一个诗与远方的所
在。关于她的文字、图片，尤其是视
频，不止一次鼓满我欲望的风帆。好
友的小说《去云南》，成为谜一般的致
命诱惑。前年，一群在我们这个城市
挖地桩的云南人，他们借宿在我家旁
边的门面房里。带着猎奇的心理，和
他们相处了三个多月，他们却在我的
秀美云南的画布上抹了一道灰色，也
促成了我下了决心，今年四月，“想你
风吹到了云南”。十多天行程，我始终
在赴一场饕餮盛宴，眼、耳、鼻、舌、身、
意，所谓“六识”，无不满足。原本以为
这一趟云南之行足慰平生，谁知，离开
竟如离家，思念的饥渴越发不可遏制。

朋友邀我去上海参加一个活动，
因为提到了云南，仿佛扯动了心中那
根不可名状的丝线，我便一口答应了
下来。

此行尽管少了一些具象的憧憬，
我还是兴致勃勃。在去上海的动车
上，得知在《安徽文学》第七期刊发了
我写的那群云南打工者的散文，我的
兴致一下子由勃勃而高涨起来。

活动是第六届中国龙文学奖征文
大赛启动仪式。仪式以故事报告会的
形式在上海徐汇区建国宾馆四楼会议
室举行，我是真真切切听进去了。

上世纪70年代，一位16岁的上海
中学生，下放去了西双版纳景洪东风
农场，六年后回城，一番打拼，事业有
成。2013年，故地重游，上海的日新月
异与东风农场的“山河依旧”，深深刺
痛了他。抱着为第二故乡做点实事的
想法，瞄准了云南珍稀牛肝菌人工培
育这个项目，十年磨一剑，终于掌握了
全球唯一全套、成熟野生牛肝菌人工
栽培技术，成功实现科研成果向工厂
化生产的转换。

故事曲折跌宕，感人至深。习惯
使然，我琢磨着为这个故事确定一个
主题。

是民营企业携手科研院所助力乡
村振兴吗？宏博集团是一家上海的民
营企业，与云南热带植物科学研究所
共同研发这个项目，先后投资数亿元，
历经12年，建成云南景洪、贵州贞丰
两个牛肝菌工厂化生产基地，不仅带
动周边数千人就业，还利用农业下脚
料——秸秆作为培养基，形成绿色循
环经济，成为当地的龙头企业，其带动
与辐射作用，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中，功
莫大焉。

是情感反哺，增进民族团结之举
吗？云南、贵州都是多民族的省份，仅
景洪一个工厂，就吸纳了傣族、哈尼
族、彝族、拉祜族、白族、布朗族、蒙古
族、仡佬族、苗族、瑶族、朝鲜族、傈僳

族、壮族等少数民族员工，人数占比超
过50%。有些少数民族员工，有了技
术，便开枝散叶。这既是宏博集团对
第二故乡自我发展的造血机制，也是
一份沉甸甸的情感维系。各民族大团
结“石榴籽”效应明显。

是科技工作者追求卓越的励志诗
篇吗？纪开萍——宏博集团首席科学
家、牛肝菌人工种植发明人，入职云南
热带植物科学研究所时，仅仅是中专
学历。2001年，从香蕉病虫害防治专
业转行食用菌类研究，面对我国工厂
化生产的食用菌品种90%依赖进口的
现实，这位脸色黝黑、身材弱小的“外
行”，硬是在不可能的领域，创造出中
国奇迹。数十年的酸甜苦辣，换来的
是每天30吨鲜牛肝菌供应到老百姓餐
桌上。这是这位正高级研究员的高光
时刻。

是新时代民营企业转型发展的新
潮吗？宏博集团深耕房地产、能源产
业数十年，建树颇丰。让人百思不解
的是：他们居然打通了石油与牛肝菌
之间的联系，将发展的触须从国际
大都市延伸到西南边陲。他们的农
业科技版图正在向湖北武汉、江苏
溧阳逐步扩大，这种产业布局与战略
调整，会领潮流之先成为一种发展趋
势吗……

我莫衷一是。报告会虽然简短，
却是一部宏大叙事，不是我这个局外
人仅靠一场报告会能参悟透的。可以
明确的一点是，不论是做人做事，只要
用心用情，都是动人的故事。倒是宏
博集团董事局主席石建极先生的一段
话，给了我启示。他说：中国有这么多
像纪研究员这样的科研工作者，有顶
级的牛肝菌，你们为什么不写呢？宏
博集团不需要广告。你们写活了他
们，我们也跟着沾光。

平实真挚的话语最能打动人，如
不起眼的牛肝菌。它凉拌的脆、爆炒
的滑、做汤的嫩，平淡之中分明蕴含着
哀牢山的流岚、澜沧江的涛声、西双版
纳的风情……因此，这种清欢，更深入
骨髓，便是人间至味。我相信了石先
生的话，正如我相信美好的事情正在
发生。

想你的风曾经吹到了云南，吹到了
芒市、昆明、大理、丽江、玉龙雪山……
现在，吹到了上海。历史的万状风云
赋予大上海深厚绵长的底蕴，此刻，我
却体验到这座大都市华丽风貌之下的
亲情与温度。

离开上海，我看见东方有朵洁白
的云，缓缓地飘向西南。是什么吹动
它轻盈的脚步？喔，那是我想你的风，
满含敬意……

□沈成武

想你的风

忆起母亲，一种负亲有愧感总让
我内心难安，多少个“寤寐思服”的夜
晚，几回回梦里泪湿枕裘，阴阳阻隔让
绵绵哀思变得伤感沉重。曾无数次将
满腔深情付诸文字，可奈何情深字浅，
直至有天看到一段文字，一下子触碰
心怀：“母亲是困难时的一根拐杖，当
你脚步蹒跚时，她会帮助支撑起一片
希望的田野。”其实母亲有时也是你深
陷人生漩涡的一只巨手，她会拼尽全
力将你拽出险境。

我在 17 岁人生花季脊髓损伤，
不幸罹患高位截瘫，在那些痛苦迷
惘的病榻岁月，我庆幸有善良贤淑
的母亲一路相伴。有时我躺得浑身
僵硬背痛难耐，身材矮小的母亲就
让我双手搂着她的脖子，使劲将我
抱起，随即快速给我背部垫上靠椅。
她一边给我活动僵硬的双腿，一边讲
述我儿时趣事。说我从小端正走路
就像女兵一样，看我神色暗淡，她倏
然间顿住了，以后“走”“跑”这些刺痛
我的敏感字就成了她的禁语。有次
我在转移中不慎跌落在地，我“使出
洪荒之力”，却怎么也爬不到轮椅上，
一时崩溃地“泪如雨落”。母亲进门
仿佛突然有了神力，一把将我抱起放
在床上。

那年父亲骤然离世，柔弱坚强的
母亲却陪我读完了政法大学律师专科
的学业，拿到毕业证我泪流满面。有
时我午休醒来，总能看到床头柜上放
的糕点与水果，那时我们只能靠一点
微薄的遗属补贴艰难度日，可母亲却
竭尽所能给予我最好的照顾。

有次参加“脊髓损伤者生活重建
训练营”活动，与我同住一室的伤友
楠，曾经貌美如花的她不幸高处跌落
脊椎骨折，造成高位截瘫。人生巨大
的落差让她心灰意冷，十多年卧床不
起，一切全靠与她相依为命的古稀老

母照顾。当楠在教练
的指导下开始学习轮
椅转移，生活自理技
能逐日增强时，在那
次成果报告会上，她
那曾是外交官夫人的
母亲，戴着眼镜一点
点指点她如何写发言

稿。母女俩在橘黄
的灯光下斟词酌句
的一幕，看得人暖心
不已。

有时楠也会耍
“小姐脾气”，对母亲
呼来唤去，言语冷苛
狠戾。有次我忍无
可忍便怒语怼之：

“如果不是你母亲，
你连活下去都难，你
还那么对她，太过分
了！”看她突然暴怒，
对我破口大骂，她母
亲含泪将我推到楼
道上，摇摇手拍着我
肩膀说：“别跟她计
较，我女儿心里太苦
了！”那一刻我突然
明白，没人管你是否
身陷囹圄，你内心的
伤痛只有母亲才会
呵护包容。

朋友军和我同住一城，他原本是
一家外企的机械工程师，突然颈椎血
管瘤破裂压迫神经，造成高位截瘫。
厄运袭来，妻离子幼，母亲立刻把种了
一辈子的庄稼地丢下，从农村千里迢
迢赶到他身边，一边抚养年幼的孙子，
一边精心照料全身瘫痪的他。同为轮
椅族，在电视上看到他的报道，我特意
登门看望时，温和善良的母亲正给他
喂饭，年幼的儿子乖巧懂事地在一边
玩耍。日子虽艰难，但一家人毫无怨
言，一个瘦小柔弱的母亲，用她的双肩
撑起了儿子的一片天。

十几年日复一日，伟大的母亲“力
挽狂澜”，把这个即将崩塌的家撑了
起来。如今，军的儿子已上初中，军也
用他的专业特长，不断研发出适用轮
椅族的各种出行工具。幸运的是，他
们还得到了当地爱心企业的资助。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从青春年
少被命运桎梏于轮椅，每一次艰难时
刻，因母亲替我遮风挡雨，才让头顶乌
云散尽阳光遍洒。我内心一直深怀感
恩，上天赐予我温良贤德的母亲，她不
仅让我感受到母爱的博大温暖，更是
撑起我残缺人生的那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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